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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教师的境遇：倦怠与坚守

———对９７位村小、教学点骨干教师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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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乡村经济和文化逐渐被边缘化，乡村教育面临很多挑战，乡村教师的处

境也更加艰难。在一项公益培训中，９７位乡村小学教师表达了他们在职业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他

们在倦怠之中的坚守，反映了乡村教师尴尬的职业境遇和渴望得到关注的心情。乡村教师需要更多的激励

和支持，其主体性的发挥将为乡村教育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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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乡村教师的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从古代中国
社会中的“塾师”到建国后的乡村教师，他们为我国的教育事
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随着我国社
会的转型，乡村教师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
在刚刚过去的第２９个教师节，乡村教师的境遇再次受

到社会的关注。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的媒体公益活动更把
这种关注推到最高点，又一批长期坚守在一线的乡村教师受
到表彰，他们个人及所在学校也会得到爱心人士的捐助，这
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力。然而，除了正面的媒体宣传，近
些年来，有关教师的负面报道也频频见诸笔端。李程锦曾抽
取２０１０年８月份门户网络媒体中有关教师的报道，发现除
了中性报道外，对教师的负面报道量远超过正面报道。［１］教
师的形象在这些报道中被“妖魔化”了，而这也包括了乡村
教师。
乡村教师形象的下滑也与社会中城乡差距拉大所带来

的乡村焦虑有关。随着乡村经济和文化的边缘化，乡村教育
质量被诟病，乡村教师的能力和职业态度也受到了质疑：能
力上，乡村教师能否接受新课程改革的挑战？职业态度上，

他们是选择放弃还是坚持？对一些年长的乡村教师，接受挑
战需要克服很多障碍：被边缘化的位置、新技术能力的不足、
教学方式的转换。一些人因此会产生所谓“混日子”的心态，
并且这种对于变革的无奈和失落心理还常常被看成不思进

取。在一些研究中，乡村教师则是“令人担忧”的“弱势群
体”［２］，需要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快速的社会变革给那些
曾经因最早“脱了农皮”而被羡慕，也因其乡村“知识分子”的
身份而受到尊重的乡村精英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而对其心
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乡村教师这一群体认识的多元化也引起学界的关注。

不少研究者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角度探讨并解释了
乡村教师的生存困境，把他们描述为疲于应对新课改［３］、疲
于追赶城市［４］的存在身份认同危机［５］的村庄“异乡人”［６］。

在研究中，乡村教师被赋予了悲情的角色，身在乡村却深受
城市文化和技术的支配，充满分裂和迷失，是亟待解决的问
题。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本文试图通对某公益培训中参
训者的调查，深入探究乡村教师的职业困境及主体性和能
动性。



本文作者参与了某基金会开展的乡村教师培训，主办方
严格要求只能推选村小和教学点的老师，而不能将乡中心校
的老师包括在其中。在和这些乡村教师的互动过程中，研究
者采用问卷、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力求了解经济浪潮席
卷的背景下乡村教师的职业状态，重新挖掘他们的主体性。
填写了问卷的参训老师共９７位，其基本状况如下：年龄

跨度为３２岁到５１岁，平均年龄为４０岁；除两人之外，教育
背景均为师范学校毕业，平均教龄为１９年。通过接受继续
教育，７９人达到专科学历，１６人达到本科学历。其职称情况
为：小学高级职称８６人，小学中级职称５人，小学初级职称２
人。调查中还了解到，教师们的平均月工资为２　７９９元，但
不同区县存在一定的差异。就这些教师所教班级班额来看，
教学点班额较小，最少为７人，村小班额较大，最多为６８人，
平均为３０人。教师们的课业负担情况为，周课时数平均是

１２．５小时。

一、乡村教师的职业满意度与职业倦
怠感

（一）工作和生活满意度低
通过调查表明教师对“教学效果”（工作成果）的满意度

最高，很满意的人超过了６０％。对“工作生活总体状况”及
“生活状况”感觉一般的比例大致为６３％，很满意的人所占
比例分别约为２６％和２８％，二者相差不大。由此可见，由于
参训老师多是骨干教师，所以他们对于自身教学效果比较满
意，但乡村教师的整体困境也使他们不能很好地认同自己的
工作和生活状态。访谈发现，一些教师认为自己的收入与周
围一般打工者相比有些低。为了买房或建房，有近８８％的
教师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增加收入。
调查还发现，相比男老师，女老师对工作和生活的总体

状况更为满意。然而，访谈中研究者也发现，不少年轻女教
师在婚姻家庭等方面存在一些困扰，渴望得到心理支持。乡
村女教师在婚恋方面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周围跟自己文化水
平相近的人较少，能交流的人少，一旦在不是很满意的情况
下结了婚，婚后的夫妻关系及婆媳关系等方面又难以走出特
有的困境。

（二）纠结的职业成就感
当问到参训老师对自己工作的看法的时候，选择“没什

么特别感觉”、“热情减退”、“没有成就感”的人数颇高。但与
此同时，选择“很有成就感”、“感觉轻松”的人数也不少。这
种看似矛盾的结果表明，即使是那些对自己的工作很有成就
感的教师也会出现对职业纠结倦怠的感觉。
调查发现，教师在工作中遇到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学外

的其他工作牵扯精力、教学效果不明显、工作量太大、工作热
情减退。而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学生对学习

缺乏兴趣，另外，学校硬件设施跟不上、学生家长不配合、对
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不了解等也是困扰教师的因素。

（三）教育教学中的倦怠感
“职业倦怠”用以描述个体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得不到

有效缓解而产生的工作能力的下降、工作热情的丧失、工作
成就感低等一系列负性症状。职业倦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
考察：情感耗竭（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去个性化（Ｄｅ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成效感（Ｅｆｆｉｃａｃｙ）。情感耗竭是指处于极度
疲劳状态时工作热情丧失；去个性化指以一种否定、冷淡、疏
远等消极态度对待服务对象；成效感指胜任感和工作成就感
下降。调查从这三个维度１６道题目测查了职业倦怠，量表
采取５点积分（１．从不；２．每年几次；３．每月几次；４．每周几
次；５．每天）。
有关职业倦怠的调查中，除了“我对工作的结果漠不关

心”、“我怀疑工作的意义”这两个题目，其他题目的平均分都
在２．３以上。平均分最高的为“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会感
觉筋疲力尽”（平均值３．０９，标准差１．０７），其次是“我对工作
的兴趣减退”（平均值２．８３，标准差１．２４）。可见，尽管教师
们关心工作的结果也不怀疑工作的意义，但总体上处于一种
疲惫倦怠状态。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教龄和情感耗竭、成效感、去人性化

的相关性分别为－０．０７８，０．０４５，－０．０５７（Ｐ＞０．０５）都没有
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说明在参训教师中，教龄并没有显著影
响教师的职业倦怠，但是由于本组教师教龄最短的１２年，最
长教龄３０年，都算是教龄较长的教师。有研究发现，随着教
龄的延长去人格化程度逐渐降低（Ｐ＜０．０１）。［７］所以，该数
据并不能说明在所有的教龄阶段，教龄对于职业倦怠没有影
响。考察班额与教师的职业倦怠感的相关性的时候发现，班
额和成效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Ｐ为－０．２４２，在０．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班额越大，老师在成效感这方面的
倦怠越不容易出现。对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教学点的班
额小，但教学环境不理想，生源也不够好，教师的工作成绩也
不容易得到认可。

二、乡村教师的职业坚守

作为沿海省份之一，福建省也经历了大批教师下海或流
动的过程。但显然仍有一大批乡村教师坚守在岗位。当被
问及“是否想过调动工作”时，７０．８％的教师表示没有想过，
还有１４．６％的教师表示想调动到本地区其他乡村学校去，
另外８．３％的教师想要调动到其他地区学校，６．３％想辞职
从事与教师无关的职业。也就是，所调查教师中的８５．４％
依然选择留在乡村。
这么多的教师坚守在乡村，与教师的生活状况有密切的

关系。所调查教师绝大部分是本地人，其中超过６０％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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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就住在乡村，另有３１．９％住在县城及其他地区。而且，乡
村生活也给他们带来了城市中缺乏的一些乐趣。访谈中，多
位老师回忆起他们早期的工作经验时都充满了怀念之情。
这些教师接近于学者提出的“农民化教师”概念，［８］即

他们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具有很强的乡土意识和乡
村社会参与感。我们并不完全同意“农民化教师”的概念，因
为这些教师一旦成为“教师”就已经在制度上摆脱了“农民”
的身份，“不是农民”这是他们早期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是
他们最大的身份认同。但这些教师与那些并不住在乡村的
教师确实有着实质上的差别。他们对土地的感情和依附关
系更深，与家长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不过，在农村人口大量
迁移至城市的今天，我们很难分辨是家住乡村留住了这些乡
村教师，还是他们的职业促使他们选择住在乡村。这些老师
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县城上学，说明他们的坚守中有一种悖
论，也就是虽然自己工作在农村但是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
农村接受教育，自己已经为农村教育贡献终身，但不希望孩
子的将来因为落后的农村教育而耽误。实际上，这也是多数
学生家长的一般心态，可见乡村教育的衰落也是一个很多参
与者自身的“ｄｏｉｎｇ”过程，参与者也在建构着既有的差异，虽
然这个差异主要是由社会不公平导致的。
这些坚守在乡村的教师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即绝

大部分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与今天师范学院的学生相比，
早期的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和职业规划更加清晰。虽然不少
中师生最终没有从事教师行业，但至少在最初选择就读于中
师时，他们就认可了这个职业。中师的教育背景赋予了这些
乡村教师更强的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感，让他们对我国的乡村
教育事业保持了质朴的、近乎本能的关怀。这也是许多乡村
教师安守在乡村小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他老师在谈这个问题时，也或多或少与学生有关。可

见学生、教学确实是这些乡村教师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另外，在谈到“困扰自己的问题”时，有位老师以自己的
一位学生为例，谈到自己“不知道如何教他才好”，固然她是
在讲述自己的无力与焦虑，但是从故事的讲述中可以发现她
对学生的关注和做出的努力。
并不是说中师毕业的教师都具有这样的教育情怀，也不

是说这样的教育情怀就来源于中师的教育经历。但是他们
之间显然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相对年长的老教师们，曾
经享受过人民教师身份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和乡村中其他农

民的尊重，显然对教师这个职业本身的认同度更高。此外，
和其他行业不同，教师职业赋予了个人更大的发挥空间。尽
管当前教师作为专业工作人员的空间不断被外界挤压，但是
无论如何，教师在讲台上、在面对学生和家长时还具备一定
的专业权威，他们的主体性受到更大的尊重。这是大部分职
业所不具备的优势。尤其在乡村小学，教师的教学环境弹性

更大，他们并不像城市教师那样被升学压力压制到几乎喘不
过气来。以上种种原因，都赋予乡村教师一定的价值感，让
他们可以坚守在一线教学岗位上。

三、乡村教师发展的困境

（一）社会地位的下滑
我国社会的转型是乡村教师困境的根本原因。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由城市主
导，乡村及身在其中的人们逐渐被边缘化。在这种二元对立
的思维方式中，乡村意味着贫穷和落后。①曾经在乡村被尊
重和推崇的乡村教师正面临着这样的情形。大部分村民都
已经离开了乡村，在城市中求生存。尽管对大多数的村民而
言，在城市谋生并不容易，但他们开阔了眼界，也获得了他们
之前所不具有的经济地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
坚守在乡村的教师的生活状态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村民们
难免质疑：这些老师的能力能否适应当前的教育需要？乡村
教师带给孩子们的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有多大？在访谈

中，一位老师就直接表示他觉得现在的家长对他们不如以前
尊重。或许这也和一直以来的国家政策和目前的社会风气
有关。实际上教师的基础收入并不高，且群体分化严重，重
点学校的教师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处于最底层的乡村小学教
师则是最不被重视的一群。
目前，大量的学生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一些家长会选

择在城镇租房陪孩子上学。乡村教师把这称为学生的流失。
流失的原因一方面是乡村学校设备、环境落后于城市，但更
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乡村教师的素质不再被信任。这种不信
任加剧了乡村教育的滑坡，也加深了乡村教师对自己的自我
否定。近年来，乡村教育的凋敝给乡村教师的生存带来很大
的影响。撤点并校政策加剧了村小、教学点的衰落，也使一
些教学点的老师在新的学校中只能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尽管国家已调整了撤点并校政策，但目前新一轮由家长自发
启动的转学现象再一次危及着乡村教师的职业稳定状态。

（二）教学效能感的下降
“应该怎么教学生？”这是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乡村教师共

同的疑问。虽然他们具有平均近２０年的教龄，但本世纪以
来的新课程改革和在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显然给他

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当前教育改革中的技术取向是导致
教师教学效能感下降的主要原因。新课改中关于课程和教
学的新标准，并不是乡村教师所熟悉的。为了跟上新形势，
乡村教师保持积极学习的态度，很多人也通过各种途径接受
了新课程培训，以便让自己的教学更科学更专业。但调查中
了解到，仍然有近２２％的参训老师在过去三年里未参加过
任何培训。超过１／５的老师过去三年里没有参加过培训，说
明村小和教学点教师的培训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地保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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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三位教师的教学点，外出参加培训会影响正常的教学
工作，而大多培训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也很容易忽略这一
群体。
在交流中，研究者了解到，这些教师最迫切希望学习两

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计算机技术；第二，教学管理技术，如
“如何教育留守儿童？”，他们似乎相信只要掌握了这些技术，
他们在教学工作中的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如何教育留守儿童”的问题也集中反映了乡村教师对
学生的焦虑。他们认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更
糟糕的是更多学生不服管、不好管。
乡村教师对改变学生的处境看起来无能为力，有些教师

选择了离开，也有教师选择了面对，却发现自己找不到合适
的方式。

（三）身份认同上的矛盾心态与孤独感
乡村学校构成了“村落中的国家”，孤立于乡村之中，乡

村教师作为“村庄中的异乡人”把自己与村民隔离起来。［６］

但乡村教师为了解决学生的问题不得不加强与家长之间的

联系。本次调查中所有老师在描述学生问题时都提到了他
们与学生父母的交流，但他们也常常对此抱着一种无奈、谴
责的态度。这些父母对自己的教育或者因在外地打工而缺
席、或者放纵、或者同样束手无策，有一位老师提到一位学生
的妈妈无奈地到学校嚎啕大哭的情形。和城市家长不同，因
为自身受教育水平和享有资源条件的限制，乡村家长能提供
给教师的支持要小得多。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乡村教师将自
己与村民隔离的问题。
乡村教师群体中也很难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网络。这

些教师中有的来自是“一师一校”（或仅有两三个教师）的教
学点，长期缺少与同行交流。但即使在并不缺少同行的乡村
小学中，这些教师也没有形成相互支持的网络。在“同课异
构”的活动中可以明显发现这些教师缺少共同备课的经验。
乡村教师的孤独还表现在这个群体中缺乏新鲜的血液。

所调查教师中只有５０．７％的学校在２０１３年进了新老师，有

１７．４％的学校在２００８年后就不曾进过新教师，甚至有一个
学校从１９９８年后就没有新人进来。他们的年龄状况也说明
了这个问题。参与培训的教师最年轻为３２岁，最年长为５１
岁，平均年３９岁，中位数为３８岁。这种严重的断代现象也
给乡村教师们一种被放弃的暗示。即使有新进教师的学校，
老教师们对他们也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们讲述了政策
对这些新教师的种种鼓励，比如在教师的薪资待遇上有一定
的补贴，比如向新教师承诺将来可以回到城市。他们认定这
些教师终将回到城市，乡村学校只是他们的跳板。在这种背
景下，这些新教师很难真正被乡村教师们所接纳，并发展成
合作的关系。
乡村教师已经进入了一种矛盾的生活状况。一方面他

们因为信念和相对稳定的生活而坚守在岗位上，另一方面他
们也面临着急遽变化的社会而带来的工作质量的全面下滑。
对乡村社会而言，当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乡村教师的断代现
象。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无法改变当前乡村教师的形象和
地位，那么我们很难吸引年轻人进入这个队伍中。

四、乡村教师主体性的挖掘与重构

（一）重看与走进乡村教师
乡村教师在主流媒体中并不缺乏正面形象。但是这种

形象中以强调乡村教师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为主轴，“神话”了
乡村教师的形象。这固然有利于引导社会对乡村教师的尊
重，但同时也让人们对乡村教师望而却步。鼓励当代年轻人
加入这个行业，必须让他们看到乡村教师真实的工作和生活
状况。因此，重看与走进乡村教师是必要的。
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乡村教师群体具体化。乡村教师的

提法是一概括化的标志，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乡
村教师有着自身真实而丰富的形象特征，在其岗位上发挥着
独特的价值。本次乡村教师培训就特地邀请来自同一个地
区不同县区的教师介绍自己的家乡和学校，这也是乡村教师
自身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所在。

（二）乡村教师的自我展示与自我意识提升
给乡村教师更多的话语权和为他们提供自我展示的平

台也是让我们认识乡村教师的有效途径。当前的研究中，乡
村教师通常被代言，很少出现自己的声音和身影。但在这次
参与乡村教师培训过程中，笔者看到了乡村教师内心中潜藏
的巨大能量。由于平时缺乏展现的机会，他们内心里会有自
卑，但乡村教师群体当中，经历丰富、肯学习、善思考的大有
人在。他们大多是乡村教育的受惠者和成功者，他们也是优
质乡村教育的代言人，他们曾借助乡村教育实现了自我的身
份转化和社会流动，他们也有过少年时代困顿生活的磨练和
求学生涯中的坚持与努力，是乡村励志少年的代表。本次乡
村教师培训设计了热身交流、代际差异参看、乡土教材开发、
同课异构、学习成果展示等环节，乡村教师在活动中表现出
了很强的合作与创新能力。
但是，参与培训的大部分乡村教师并不看重自己的这些

能力，甚至不认为这些是可贵的能力，是可以在日常教学中
发挥的资本。他们更希望得到的是所谓专家的指导，希望在
专家身上得到一种快捷的甚至是万能的解决问题的秘匙，希
望藉由外力来改变工作和自身的困境。这可能是因为乡村
教师在长期的工作中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受到统一的教育教
学模式的约束和控制，再加上乡村学校教学条件的限制，让
他们的潜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而且，由于乡村教师处于
教育体制的最低层，平时少有机会外出学习，所以更渴望得
到名家名师的指点。但是，只有乡村教师自己才是乡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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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脊梁，只有他们最了解乡村教育美好与困顿，只有他们自
己发自内心的改变意愿和切实行动，乡村教育才有提升的可
能，才有发展的希望。因此，必须提升乡村教师的自我意识，
引导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和地位，认识自己的能力。

（三）外在的支持和内在的联结
处在教育结构的最基层，村小、教学点的教师很少有跨

校交流的机会，作为一个特征鲜明的群体，他们也较少通过
正规的渠道发声。
近年来，媒体对于代课教师的处境有不少关注。随着这

个群体人数的减少，社会对乡村教师的关注缺少了一些新闻
要素。乡村教师的概念本身也涵盖了不同类型学校的老师，
其发展状态差异很大。对于村小、教学点的关注往往从教学
条件的简陋，教师日常生活的辛苦来切入，这个群体的职业

发展需求较少得到关注。
通过与教师们的交流，研究者发现乡村教师之间缺乏交

流，且没有形成群体支持网络。平时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又
比较封闭，较少和外校的老师交流。可以假定，当教师个体
的权益受到资源和机会的短缺，不仅会限制个人的成长，也
影响着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
乡村教师的权益保护仅仅靠外界是不够的，他们自身的

成长与表达也很重要。本次乡村教师培训的一个重要价值
是，让他们之间有机会相互看见，进而促进相互之间的学习
和支持。乡村教师的内在连结，依赖于一个学习共同体，在
其中，他们交流教学心得、分享人生经验、发展个人爱好，从
而获得专业成长和职业归属感。

注释：

①　这里指的是大部分的乡村地区，部分个案比如华西村等富裕村 庄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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